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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数据显示——

 中国移植器官来源疑云重重

 中共统治下的国家犯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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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6年3月8日指控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暴行在国际曝光以后，国际各界人士纷纷指责中国的罪恶行为，并自发组织独立调查团对此进行调查。下面是国际各界人士、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调查组织及独立调查团经调查得到的来自中国政府机构公布的一些数据，这些数据表明，中国移植器官来源疑云重重，中共以被抓捕的众多法轮功学员为人体器官库，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是丰富器官来源的最好解释。

· 中国近年超丰富移植器官来源

1、据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会不完全统计，截至2003年，中国累计完成器官移植5.5万余例。其中肾移植5万多例，目前每年完成超过5000例，2001年已经登记的106个单位共施行肾移植5561例，2004年全国实施肾移植7000多例。其中亲体肾移植的数量仅为数百例，这一比例上升至约4%。肝移植方面：1991年到1998年这8年间大陆施行肝脏移植数为78例；随后移植数量成倍增加：1999年、2000年和2001年分别施行了118、254和486例，2002增加到996例，2003年肝移植1300多例。
2、据卫生部统计数据，1993年至2005年，中国共实施了59540例肾移植、6125例肝移植和248例心脏移植，数量呈逐年增长态势。仅去年一年（2005年）的肝移植手术就达2700多例，肾移植手术近六千例；加之骨髓移植、角膜移植以及其它脏器的移植手术，全年的器官移植手术已近万例。
3、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一研讨会上公布，目前中国大陆有五百多家医院开展肝移植，每年完成的肝移植大约为三千五百例，而据知情人士透露，实际数据至少是公开公布数据的三倍。即从一九九九年以后全国肝器官移植数量大幅增加。

4、国际第三方的独立调查 

虽然中共“邀请”国际社会来调查，但是中国大使馆拒绝他们进入中国进行实地调查。

[image: image3.jpg]


    二零零六年五月八日，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和著名人权律师大卫．梅特斯（David Matas）宣布发起独立调查，调查报告指出，自一九九九年中共镇压法轮功以来，有41500个器官移植手(接下页)

郑州各器官移植中心：

你知道你所用的器官来源吗？

郑州市各器官移植中心医护人员及各级工作者：

近年来移植器官的大量增加不知是否引起你们的疑问，如果你们中有人还不知道移植器官的来源，那么今天，大量的事实应该能促使你好好的思考一下，器官来自何方，（详见本刊“数据调查显示”一文）你是否已经参与了犯罪，你该怎么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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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诚地希望你们不要被利益所驱使、泯灭了良知，如果那样，未来的下场是可悲的；真诚的希望你们能明辨是非，不要为中共当刽子手，让自己在麻木中毁掉。请你们相信，迷途知返者自有神助；而自作孽，则不可活。

在天灭中共之际，望你们能好自为之。

修炼与迫害
走入修炼的人不求世间得失，一心向善，对此，一些堕落的官员大惑不解，以其之心度修炼人之腹，故起迫害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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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修炼人的迫害是罪孽深重、必遭天谴的事，历史上古罗马国王尼禄等迫害基督徒、犹太人迫害耶稣而遭天谴报应：古罗马的四次大瘟疫，犹太人两千年来饱受战火的事正是给后人留下的警示。同样，在中共强权下参与迫害法轮功修炼者而遭恶报的事亦屡见不鲜，更大面积的天谴即将开始。不要以为中共在迫害法轮功中造势很大，它就是对的，迫害善良的人、迫害以真善忍为准则的修炼群体是违背天理的事，违背天理的事做多了等待它的必将是恶报和走向衰败。而目前，中共在不断犯罪中还未咽气，仅仅是给中国人明辨是非，分清善恶，看清中共，尽快脱离中共所争取的时间，希望各位父老乡亲能窥破天机，看清道路，不要再在中共的指使下参与迫害，给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

（续上页）术的器官来源无法解释。截止二零零五年，中国提供的器官移植案例近六万例，比过去五年成长近三倍；这些器官的取得都非志愿捐赠，而是来自移植库。报告中称，活体移植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说法为这一问题提供了答案。 

以上是不完全的比较保守的统计，实际移植案例数要大于此数。

以下是几个实例：

1、国内移植器官成批出现

湖南医院免费移植肝肾

2006年4月28日湖南潇湘晨报发表了：“免费进行20例器官移植”的报道，称湖南省人民医院将免费为20人换肝换肾，患者可通过该报热线报名。据悉，该医院还通过长沙晚报，湖南经济电视台等媒体免费发布消息。

这篇免费报道让人疑惑：现在这个社会，向穷人施舍一顿免费午餐都非常难，给无房住的人施舍一间房屋就更不用说，而这里施舍的却是人的肝、人的肾。这肝是哪里来的？这肾是哪里来的？ 

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一天之内最多做过二十四例肝脏和肾脏移植

据中国媒体报导，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武警总医院肝移植研究所所长沉中阳，在二零零零年十月以前数年，仅完成八十例肝脏移植；而在二零零一年度完成肝脏移植一百零九例，肾脏移植八十例；至二零零五年三月十七日，沉中阳完成了第一千六百例肝脏移植手术，居世界前列。这说明，沉中阳在四年零五个月时间内共做了肝移植手术一千五百二十例，即平均几乎一天做一个肝移植手术。该中心在二零零五年一年中，完成原位肝脏移植六百四十七例，肾移植四百三十六例，肝肾联合移植二十一例，胰肾联合移植两例，“创多项全军和全国之最”，即平均每天做器官移植手术三点零三例，如果没有一个庞大的器官活体供应库，所谓“世界前列”是不可能实现的。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日，该中心主任沉中阳接受记者专访时称，仅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到三十日的两星期内就做了五十三例肝移植手术。有患者家属披露，该移植中心一天之内最多做过二十四例肝脏和肾脏移植。即器官成批的出现。 

军队、武警医院的器官移植数量惊人 

据调查，在中国一百五十多家部队医院中，绝大部份都开展了器官移植。并且从其公开网页可见，部队医院实施器官移植手术的数量惊人。仅举几例： 

作为全军器官移植的核心机构，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器官移植所完成的肾移植的公开数字是二千八百例次，肝移植约三百例次。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二日至四月三十日的九天内，该所完成十六例肝移植和十五例肾移植，其网页宣称这创造下“单位时间内完成移植例数的新高”。 

解放军总医院附二院器官移植中心网页介绍，中心副主任石炳毅主刀肾脏移植一千二百例、肝脏移植一千一百一十一例、心脏移植二例、胰肾联合二例、肝肾联合二例、干细胞移植五例。 

位于重庆市的第三军医大学西南肝胆外科医院，二零零五年被总后勤部批准成为解放军肝脏移植中心，其临床肝移植始于一九九九年，每年收治来自海内外的肝胆胰病员三千余例，开展移植手术二千四百例次。

河南郑州市器官移植战果亦“辉煌”

2006-04-19 河南报业网报道：河南省器官移植学会主任委员、郑大一附院副院长张水军认为，器官移植手术现状在全省是“遍地开花”。

登陆河南省郑州市各器官移植中心网站你可看到如下信息：

中原肾移植协作中心（郑州市中心医院）：2004年的五一节前后，打出的广告： “ 五一期间我中心完成肾移植手术15例。最近肾源丰富，欢迎患者咨询联系” “中心主任蔡宪安亲自主刀及参与肾移植手术800余例，成功率100%。” 

中南肾移植协作中心（郑州市三院）：“中心近几年来，每年进行肾移植手术100余例，”

华中器官移植协作中心（郑州市五院）：“2005年是我中心事业兴旺的一年，除了年初连续完成了3例肝移植手术外，还接连创造了一天完成移植手术9台、年度共完成肾移植手术120台的纪录，……”

郑州市肾移植中心（郑州市七院）：“2003年完成114例肾移植，2004年元月份顺利实施肾移植手术28例，为2004年争取完成150例肾移植手术铺垫了良好的基础。……近几年每年行肾脏移植100多例，手术成功率达100％。”

中国军队华中肾移植中心地址（解放军460医院-河南省郑州市互助路10号）：“我中心连续三年肾移植手术超过100例。”“2002年完成肾移植手术103例。”“……近期不少患者从世界各地通过各种途径联系换肾事宜，在此我们表示，肾源充足，欢迎及时就诊及治疗。”

最近，郑州市五院又曝惊人消息：在全国有库无眼的情况下，五院眼科中心38颗眼球待字闺中（东方今报2006年10月26日报道）。

2、每年过万人次的海外移植团队浩浩荡荡涌入中国

除用在中国人移植器官以外，尚有来自韩国、日本、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印度、以色列、埃及、欧洲、澳洲及港奥台等地病人。像台湾还出现了中间商，介绍病人来大陆进行器官移植，从中收取佣金，有的佣金高达一万五千美元。据《朝鲜日报》报导，仅韩国每年在大陆接受器官移植的可达一千人。据以色列媒体报导，每个月都有约三十名以色列人前往中国大陆接受器官移植手术。有关人士调查发现，台湾初步估计每年有三千~五千人次的团队被中介赴大陆做移植手术。英国《独立报》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一日报导，日本二零零四年便有超过一百名日本人，到中国接受器官移植手术。 

位于杭州的“浙江省第一人民医院”的患者来自世界各地，有白人、黑人，还有韩国人、日本人等。 

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百分之八十五的器官移植手术患者来自海外。他们多来自韩国、日本、马来西亚、埃及、巴基斯坦、印度、沙特阿拉伯、阿曼和港澳台等近二十个国家。

◆ 移植器官配型之神速
在中国不少做器官移植医院的网站上公开说，等待器官的时间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短很多，只要一个月、一两个星期甚至一两天就可以找到配型符合的关键器官。请看下面的一些具体例子。

1．心脏移植 

心脏移植手术本身难度大，在中国能够做心脏移植手术的医院远不如做其它器官移植的医院多。加上心脏移植要在心脏离开供体后四至六个小时内完成，如果没有事先供体和病人的血样配对，在极短时间内通过意外死亡的随机配对实现心脏移植可以说是不可能的。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一天之内找到了合适的心脏供体 

吉林省长春市《新文化报》在二零零六年三月四日发表了一篇报导，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七日，来自温州的谢抱时（女）在弟弟的陪同下，来到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大二院）心脏外科做检查。医生说如果不做心脏移植手术，寿命已经超不过三个月了，所以第二天（二十八日）就给她做了移植手术。即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大二院）仅在一天之内即为患者找到了合适的心脏供体。该报导却没有说明器官的来源。 

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的记录 

西京医院心血管外科副主任王红兵教授有一天连做了三例心脏移植手术，创了全国第一。现任武警总医院心血管病研究所所长，曾长年担任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心血管外科研究所所长、主任蔡振杰教授，也于二零零三年九月某天创造了一天主持三例心脏移植手术的记录。 

2．肝脏移植 

肝脏移植指全肝脏移植。人只有一个肝脏，供体肝脏被摘取后就不能存活。近年来快速增加的全肝移植数量让人震惊。

一天内找到肝肾移植供体 

例一：据《南方日报》报导说，三十六岁的海南人任贞朝，二零零六年四月十八日因肝病入住中山三院，注射“齐二药”的亮菌甲素后，四月三十日出现无尿、浮肿等急性肾功能衰竭症状。五月上旬出现神志不清，狂躁不安，白天晚上不停说胡话的严重肝性脑病症状。五月十六日专家诊断，如不马上进行肝肾联合移植，病人将很快死亡，于是三院开始寻找匹配的肝肾供体。 

报导称，“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仅隔一天时间，省外就传来好消息———配型与病人吻合的肝肾找到了。五月十七日下午六时，肝肾被火速空运到了广州”。晚上八点手术开始。肝移植由中山三院院长、肝移植中心主任陈规划主刀，肾移植由洪良庆主刀，八小时后，手术顺利完成。 

不仅如此，仅隔一天，五月十九日中山三院又为一中毒患者实施肝肾联合移植的消息。对于陈规划本人，主持完成了一千多例临床肝脏移植手术，仅二零零五年一年就完成二百四十六例。 

二十四天之内找到了“新鲜”的稀有血型肝供体 

河北科技报二零零六年六月六日刊登一篇《稀有血型妇女换肝成功》的报导：某裴女士，四十五岁的，十四年前患了肝硬化，十二年前做了脾切除手术。后病情不断恶化，又发生了肝性脑病及肝性脊髓病，反复肝昏迷等并发症。该女士是RH阴性AB型稀有血型，这种血型在人群中只占千分之二 。 

二零零六年四月十八日，该患者住进邯郸市中心医院普外一科。医务人员一边为她寻找肝源和稀缺的“特种”血源，一边做各种术前准备工作。五月十一日晚八点，换肝手术实施，次日凌晨五时许成功将“新鲜”肝脏移植到病人体内。据报导称，术后，裴女士各生命指标已恢复正常。即邯郸市中心医院在二十四天之内即找到了稀有血型的“新鲜”肝源。

3、与国外对比

2003年，在加拿大的所有移植手术中，器官受体等待时间的中间值是32.5个月；卑诗省的等待时间中间值更长，为52.5个月；在美国等待器官也需要好几年时间。例如要等一个肾，平均需要大约五年时间。在国外等一个人体的关键器官一般至少也得两年时间。这与中国国内的等待时间形成鲜明对比。

而国外的器官移植体系完善，在美国，有一个庞大的志愿捐赠器官人群。美国的成年人几乎人人都有驾驶执照，当一个人在申请驾驶执照填表时，就会让这个人选择，如果出现交通事故当场死亡的情况下，他/她是否愿意捐献器官，以及愿意捐献哪几种器官等等，然后把答案输入全国性的资料库里。有报导说，百分之三十的美国人，约八千四百万人，已签了死后捐献器官的文件。美国有高度发达和普及的医学技术，几乎对每一个人都保存血样等方面的资料，这些都储存在资料库里，随时可以被调用。

在实际操作中，美国的自愿捐献器官主要依靠意外交通事故中身亡的人。所以每次美国出现交通事故，警察首先检查是否有人死亡，一旦确定死亡，就马上检查死者的驾驶执照，如果发现死者是器官捐赠自愿者，那么警察最先通知的就是医院的直升飞机。直升机上的医护人员会在第一时间把死者的器官摘下来，紧急送给在医院里等待着器官捐赠的垂死病人。这需要全国范围内快速反应的警察和医院之间的配合，以及先进、快速的交通工具，全国性高素质的医疗队伍，还要知道就近哪个医院躺着需要何种器官的病人，否则时间太长器官无法保鲜，一切（接下页）努力都是白费。上面的这些条件，中国还远远达不到。

然而，中国器官移植配型成功的时间远远少于器官移植体系完善的美国，不能不说是反常之极的事情。

◆ 器官移植严格的医学要求

从医学角度来讲，器官供体必须与接受者相匹配，这样，接受者的抗体才不会排斥供体的器官。然而，寻找合适的供体并非易事。为了减少免疫排斥反应，首先血型（ABO血型）必须相同；PRA PRA（Panel reactive antibody，群体反应抗体）最好是阴性；淋巴细胞毒性试验必须＜10％或阴性（细胞毒性试验是指受者的血清与供者淋巴细胞之间的配合）；淋巴细胞转化率（淋巴细胞混合培养）要低于20％—30％（此法需5～6日才有结果，实用价值有限）；HLA组织配型（国际标准是直接测定供者与受者HLA-A、HLA-B，HLA-C，HLA-DP，HLA-DQ，和HLA-DR等6个位点）是影响器官存活的主要因素。HLA位点具有众多的等位基因，造成HLA的极端多态性。在非直系血缘关系的人群中，几乎不可能发现HLA完全相同者，因此，一般非血缘关系的人之间的匹配程度都属于不完全匹配。即便是不完全匹配的器官，在美国找到一个可移植肾脏的时间需要长达2到3年，甚至更久。一旦确定了可被移植的器官，供体和受体之间还要作进一步更特异的配型试验（Crossmatch）。

从医学上来讲，皮肤、眼角膜等器官完全可以在人死以后再摘取器官，然后进行冷冻储存和运输。而心、肾、肝等内脏器官对“热缺血时间”非常敏感，影响移植器官成活率的关键是“热缺血时间”必须尽量地短，因此要保证或提高成功率，就需要在人刚死或者在活体上摘取器官，在极短时间内（肾在十二至二十四小时内，肝在十二小时内，心在四至六个小时内）移植到病人体中，否则就会严重影响器官移植的成功率。 

因此依靠随机的意外死亡人数是不能保证预订配对的。而人只有一个心脏和肝脏，心脏或全肝移植后供体无法生存，这说明，配型成功的健康心脏和全肝要依赖于非意外死亡。 

从医学上讲，在非直系亲属的人群中，器官不完全匹配率是百分之一左右，要找到一个不完全匹配的移植可用器官，一般需要三百至四百的人群作供体。这说明，仅那每年公开的三千五百例全肝移植（实际上有过万例全肝移植），意味着至少有数十万人的器官库，才能保证全肝的匹配移植。
心脏移植手术本身难度大，加上心脏移植要在心脏离开供体后四至六个小时内完成，如果没有事先供体和病人的血样资料库选择配对，可以说在极短时间内通过意外死亡的随机配对实现心脏移植是不可能的。而中国没有这样全民的全国性的血样资料库。

◆ 中国超丰富的移植器官源自何处

根据公开的报告，1999年之前在中国总共进行了大约30000个器官移植，在1994年到1999年的6年中，大约进行了18500个器官移植。中国医疗器官移植协会副会长石秉义教授说2005年以前进行了90000个器官移植，自从迫害法轮功开始后的2000年至2005年，进行了60000个器官移植。推算一下，在1994年到1999年的6年中进行的有确定器官的来源的18，500个器官移植，如果2000年至2005年的6年中会产生同等量的器官移植数量。这就意味着2000年至2005年这6年其间进行的41，500个器官移植，这些供体源自何处无法解释。

捐赠之说无法成立：中国非亲属间的无偿捐献器官寥寥无几。《南方都市报》2006年7月22日的报导也证实这点：到目前为止，我国完成器官捐赠二十一例，共捐献器官八十八个。其中广东地区捐献人数就占了百分之五十。

2005年7月9日，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马尼拉世界肝脏移植大会上首次代表中国政府承认，目前中国大多数移植器官来自于死刑犯。
但另一方面，中国卫生部坦言，除了百分之二的捐赠器官源外，他们对另外百分之九十八的器官来源无法控制。这显然话中有话。 

《中国青年报》报道说，全国人大代表敦促最高法院复议所有死刑案件时称，大陆每年判处执行的死刑犯约有一万人。而中国去年的死刑数据官方报导不足1100例，当然中国的死刑数是绝对的机密，估计在5000例左右，最高不超过一万例，就以最多人数——目前处决1万死刑犯来计算，那么这些死刑犯中有多少人可能提供器官呢？受“人死也要全尸”的传统习俗的影响，中国人一般不愿意器官捐赠，同意出卖器官的死刑犯及家属只是极少数，据知情者说，死刑犯本人或者家属同意捐赠器官的比例不到5%，无人收殓的比例最多5 %。这样死刑犯真正可以提供器官捐赠的人数每年最多1000人左右。按照1%的匹配率计算，每年仅有10个人可作为供体提供移植器官！
显然，中国如此大的移植数量和器官配型速度，仅靠捐献和死刑犯提供甚至把黑帮绑架都算上也是远远满足不了需要的。

也就是说，除死刑犯之外，还得有一个巨大的由中国卫生部以外的更有力部门控制的更加秘密的“死刑犯”活体器官库，随需摘取，源源不断地提供活体器官，用于“大多数（百分之九十八）移植器官”。 

这个更加秘密的“死刑犯”活体器官库的存在，以及谁是这百分之九十八器官源的幕后操控者，是中国器官移植的关键。

· 国家统一控制的巨大“活体器官库”
考虑到器官移植中配对的难度，心脏、肝脏是人不可缺少的关键器官，加上中国没有一个像美国那样成熟的志愿捐献器官的系统，和中国人不愿死后捐献器官的文化特点，上面这些惊人的反常数据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有一个受控的巨大“活体器官库”，等待着病人的配对（在国外，是病人等待器官）。这个巨大的“活体器官库”有如下的特点： 

1．由政府控制

2．活体没有人身自由，没有人身安全保障，关键器官随时被摘取。

3．抽血化验等都事先准备就绪，储存在数据库中供使用。

4．病人来后，一旦发现一个合适的配对，该活体就被拉出去摘取器官。
5、摘取器官地点在军队、警察系统。

这个“活体器官库”对于许多内部人（尤其是医生）都是公开的秘密。位于上海的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的医生对国际谘询人员说：“我们是国家统一有（器官）来源的，这个呢我们怎么讲呢……只有医生知道啦。” 

设在沈阳的中国国际移植网络支援中心是招揽生意的国际窗口，在“中国脏器移植实际情况”的说明中点出了关键，“目前，中国每年完成的移植手术数量仅次与美国，可谓世界上第二移植大国。”“能完成如此数量的移植手术，是与中国政府的支持分不开的。中国政府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以及民政部于1984年10月 9日联合颁布有关法律，确立提供脏器是一项政府支持行为。这可谓世界绝无仅有。……”（在盗取器官黑幕被揭开后，被删除） 

曾经以五种语言面向全世界招揽病人的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的网站宣称同样的精神：“……器官移植手术数量如此之多，这全归功于政府的支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门、司法部门、卫生部和民政部共同颁布了一项法律，以确保器官捐献得到政府的支持和保障。这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独一无二的。”（在盗取器官黑幕被揭开后，被删除） 

◆ 活体器官库大部份是法轮功学员

江泽民曾经密令：“对法轮功怎么处理都不过分”。中国政府的内部规定早就允许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即中国政府从“法律”上支持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但是同时要对器官的来源“严格保密”。

1、中国器官移植数量的增长与对法轮功的迫害的加剧是同步的：1999年之前，在全中国有22个肝脏移植中心，而到2006年4月中，中国已经有至少500家移植中心，1998年为止整个中国的肝脏移植手术共有135例，而仅2005年一年中，就有超过4000例肝脏移植手术。肾脏移植更明显（1998年3，596例移植，2005年进行了10，000例移植）。

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一研讨会上公布，目前中国大陆有五百多家医院开展肝移植，每年完成的肝移植大约为三千五百例，而据知情人士透露，实际数据至少是公开公布数据的三倍。即从一九九九年以后全国肝器官移植数量大幅增加。

2、验血和体检：我们了解到，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被有系统的验血和体检。我们所听到的相当数量的证词以及法轮功学员的亲身经历证明，这种验血和体检确实存在。为什么这些学员被验血和体检？而其他犯人没有？ 

大家都知道，验血和器官健康与否是器官移植的先决步骤。器官供体必须与接受者相匹配，这样，接受者的抗体才不会排斥供体的器官。

3、证人的出现 

俗话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早在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明慧网就登出一条消息，说“一些邪恶警察正在与贪财黑医密谋出售大法弟子人体器官，其手段之残忍，灭绝人性，令人发指。据悉，仅石家庄某中医院已分得六个指标”。但是当时这条消息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直到二零零六年三月，这个黑慕终于被撕开了。 

二零零六年三月八日，一位化名为“皮特”的记者披露，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地区有一个秘密监狱，关押六千多位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关进去的法轮功学员没有一个能够活着出来的，他们最后会被杀掉，他们的内脏会被摘取，送至各个医疗单位去，以牟取暴利，遇害的法轮功学员被焚尸灭迹。 

三月十七日，一位曾在苏家屯血栓中西结合医院工作的证人（后来化名为“安妮”）进一步指证，二零零一年开始有六千名法轮功学员被秘密关押该集中营，迄今无人生还。她说，她的前夫是该院主刀外科医生，曾告诉她，在二零零三年十月前的两年中，他曾亲手摘取了约两千名法轮功学员的眼角膜，这些眼角膜“捐献者们”无人活下来，因为他们的内脏器官随后被其他外科医生活体摘取，甚至连他们的骨髓、头发、皮肤和脂肪也被攫取贩卖，最后被扔进焚尸炉焚化灭迹。这“运作”从二零零一年就开始了，二零零二年达到高峰。 

随后不久，三月三十一日，一名自称“沈阳军区后勤部下属的一名老军医”（下称“老军医”）的证人站出来指出：苏家屯地下集中营的确存在，摘除器官也很普遍，焚烧尸体甚至活人直接焚烧也很普遍，但苏家屯医院仅是全国三十六个类似集中营的一部份。 

“老军医”透露：“在我接触的资料中中国最大的法轮功关押地在吉林，只有代号是672-S，关押人数超过12万，集中了很多的全国各地的法轮功、重刑犯、各种政治犯，但是地址不详。”“目前全国最大的关押法轮功的地区主要是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仅在吉林九台地区的中国第五大法轮功集中关押地就有超过一万四千人被集中关押。” 

“很多人都将器官移植的数据集中在官方公开的部份上，实际上在中国进行的地下非公开的器官移植数量要比公开的要多几倍。例如：如果官方公开的是一年是3万例，那么实际进行的数量应是11万例，这也是中国器官移植价格剧降的根本原因。由于有巨大的活体来源，因此，许多的军事背景的医院在公开上报的同时，私下也大规模的进行独立的器官移植，导致实际的数量远远高于官方统计。” 

4、国际第三方的独立调查 

虽然中共“邀请”国际社会来调查，但是中国大使馆拒绝他们进入中国进行实地调查。

二零零六年五月八日，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和著名人权律师大卫．梅特斯（David Matas）宣布发起独立调查，他们于七月六日完成调查报告。 

该两位调查员经过两个月的调查、取证，通过对十八类证据的证明和反证（Proof and disproof），得出结论，“根据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情况，我们得出了非常令人遗憾的结论，即指控是真实的。我们相信，大规模的、违背意愿的、对法轮功修炼者的器官掠取一直存在，而且现在仍然在继续着。” 

乔高指出，中共从一九九九年七月开始迫害法轮功、逮捕学员，不少学员失踪，被送进劳教所失去联络，经过他们数年的追踪调查、采证，有十八个理由认为中共就是以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作为“供体库”，让全世界迫切要做器官移植的人，在短时间内可以取得活体。乔高表示，截至二零零五年，中国提供的器官移植案例近六万例，比过去五年成长近三倍；这些器官的取得都非志愿捐赠，而是来自移植库。报告指出，自一九九九年中共镇压法轮功以来，有四万一千五百个器官移植手术的器官来源无法解释。报告中称，活体移植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说法为这一问题提供了答案。

◆ 中共的欺骗掩盖 

证人的陆续出现，不仅震动国际社会，也震慑中共。中共惯用的就是欺骗和掩盖。 

秘密集中营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被曝光的第二天（三月九日），为了掩盖事实，那些相关网站上的信息被删除或修改了。 

例如，设在沈阳的中国国际移植网络支援中心透露的“能完成如此数量的移植手术，是与中国政府的支持分不开的”等内容被删除了。 

广州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院长、肝移植中心主任陈规划主持完成了一千多例临床肝脏移植手术，被去掉了一个零，变成了一百多例。 

同时中共转移和销毁了证据。在三月二十八日，经过了三个星期的沉默、转移和销毁了证据之后，中共外交部终于出面回应苏家屯集中营事件，首先否认集中营的存在，同时“邀请”记者去苏加屯调查。既然没有集中营为什么不在第一时间邀请调查而在三个星期后才邀请，为什么不在媒体上告诉国民绝无此事。 

◆ 三名参加活体器官移植的医生在美国被刑事起诉 

二零零六年七月下旬，在美国波士顿举行首届世界器官移植大会。七月二十四日，前来参加会议的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器官移植研究院院长陈忠华，上海长征医院器官移植研究中心主任朱同玉被刑事起诉。他们被指控，对于未经监狱受刑人的同意，从受刑人身上，包括法轮功学员身上活摘器官并且盗卖牟利的行为应负起主犯或是从犯的刑事责任，尤其对于法轮功学员的活摘器官，不仅是触犯酷刑罪，更是同时触犯国际刑事法上最严重的“群体灭绝罪”。 

七月二十六日，来美国参加该会议的天津第一中心医院东方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沉中阳被法轮功团体控告触犯酷刑罪。控告沉中阳的主要根据为：其所任职的医院医生在电话录音中承认该医院器官移植的来源有法轮功学员，控告所依据的美国法律及国际法与控告陈忠华及朱同玉的相同，被告违反了美国“酷刑法”（Title 18 USCA Section2340）和1994年美国所批准生效的“酷刑公约”等相关国际人权公约规定。 

据悉，沉中阳、陈忠华和朱同玉在接到诉状后，都立即匆匆离开美国。

◆ 后记 

据分析人士指出，在中国庞大的器官移植中，只有不足百分之一的器官来源是合法的，百分之九十九的器官来源有问题或者来路不明，不符合一九九一年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标准。换句话说，中国器官移植的绝大多数器官来源都是非法的，并且是以军队为主导的、政府统一由公检法、医院共同参加的国家犯罪活动。 

从上面的调查数据可知，中国有一个巨大的活体器官库，而活体器官库的主要提供人是惨遭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有人觉得，共产党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跟自己什么关系？其实中国不遵守国际惯例而进行的器官大买卖和每个人都很大关系：中国的器官移植充满血腥和罪恶，妇女儿童、社会弱势阶层成为绑匪偷割器官的对象，病人死亡后被黑医生盗割器官，死刑犯被摘取的器官，法轮功学员（主要来源）器官被活体摘取。这些人遍及社会各阶层，这就是说，每一个人的家人，或亲朋好友都有着潜在的受害危险。 

中共盗取人体器官不仅和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关系，也关系整个人类的文明和道义。全世界的人都应该站出来反对中共盗取人体器官，制止中共的国家犯罪行为。


油画《永生》姚重琪 —— 这幅画中的人全是有名有姓的真人，他们在中共对法轮功的镇压中被残酷的虐杀了。
话说，山西省科技专家协会法人代表兼秘书长、中国阁奥德专家服务集团公司董事长、全国专家网络中心主任、中国专家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任贾甲携带数百名退党团队名单从台湾脱队并公开声明与中共决裂，后经香港到泰国，此间，遇到过三次神奇，如有神助。

第一次神奇：随旅游团抵达台北机场，转眼间就找不到他那个庞大的旅游团。又等了个把小时还是没找到。这时有开往台北的大巴向他招手，于是，他顺利到达台北，顺利地连他自己都不明白为何没有人阻拦他入境。

第二次神奇：贾甲被遣送到香港，在特务的监视下，就要登上开往深圳的大巴时，在机场人海茫茫中，被一个不认识的人拍了一下肩膀：“我是XX，看你有什么需要，”“就这样，我就没有上去深圳的大巴，我如果上了往深圳的大巴，现在我就在共产党的大牢里”。事后据特务们辩解说，当时自己的思想好像被抑制住了，手脚似乎也动弹不得。

第三次神奇：中共算计好了，只等11月3日凌晨一到，就闯进贾甲住所，“合法”押解他回大陆整治。没想到在中共高度严密控制下，贾甲在居港时间失效的前几小时顺利逃脱魔爪，进入泰国，第二天联合国难民署就接受了他的申请。

这真是“三尺头上有神灵”，你想与中共决裂就有神助。

“问题学生”的转变


我今年十二岁，名叫山凤，是个小学六年级女学生。还没有炼法轮功之前，总喜欢到处去晃，经常和比我大的中学生一起出去混，也学会了抽烟、喝酒、打人、上网吧玩电子 游戏等。心情不好或不高兴就会用小刀来割自己的手臂，不喜欢写功课、作业迟交，是老师们眼中难以管教的“问题学生”。 学炼法轮功后我改变了很多。自从五年级开始，我的导师在学校里教我们全班学炼法轮功，读《转法轮》，渐渐的我的内心感到越来越祥和、


安定，个性不再冲动，不但不再喝酒、抽烟、打人、泡网吧，不再割手臂，作业按时交，还得到好的成绩，会替别人着想。现在我的心情不会象以前那样容易感到失落，反而觉的每天都过的很充实，学校里老师们对我的印象也由坏转好。今年的中秋节是我最难忘的一个日子，因为在这假期中，除了与家人相聚共度，还使村里面许多人明白了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真相。我还讲了自己炼功前后的变化，因为我们要让人们了解法轮功，不能再让中共做坏事，来害这么多好人了。最后我想对师父说：“谢谢师父让我走回了正路。”





郑州市五院器官移植配型神速，数量惊人


●郑州市五院移植心脏：河南省《郑州晚报》2006年10月21日A4版刊登了郑州五院第一例心脏移植手术的始末。文中描述9月24日上午11时接受病人，9月27日夜11时进行移植。仅三天就找到合适的心脏。在医学上，如果没有事先供体和病人的血样配对，在三天内就寻找到与病人相匹配心脏可以说是不可能的。


●郑州市五院38只眼球“待字闺中”：2006年10月26日的东方今报--B08版天天健康栏目，报道了全


国“有库无眼”，而郑州市五院还有38只眼球“待字闺中”。而且，报道说，在今年5-10


月间这家医院已进行了42例眼角膜移植手术。一个市级医院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的眼球？


这不能不使人想到中国的确有一个国家统一管理的巨大活体器官库，中国的确存在着由


军队、公检法、医院共同参与的国家犯罪行为。 


郑州市第五人民医院卓美眼科中心：主任：王新；  副主任医师：刘平


《东方今报》天天健康栏目电话0371--65887808　0371---65887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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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贪局长退党


我是中国西北某个城市反贪局的局长，在这个位子上，对于中共的贪污腐败是了解最深的，中共真的是坏透了，没救了。这几天，我的一位好友，他是我们这里的法院院长，跟我提起三退的事情，还说他已经声明退出了，劝我也早点声明，免得将来被这个恶党连累，当时我心里还有点顾虑，后来想想自己从坐到这个位子上到现在所见所闻…我也下定了决心，现委托一位海外的朋友帮我到大纪元上做个声明：我要彻底脱离中共的一切党、团、队组织,做一个内心清白的人！  郑江2006-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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